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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今 年 4 月 至 5 月 的 上

海 ，有些人居家办公 ，有些人

住进了公司 ，还有些人奋战于

抗疫一线……而也有一些人因

封控留守在了上海南部的乐

田海湾农场 ，度过了一段与众

不同的生活。 他们的朋友们都

说：“静态管理前就去了农场 ，

真是英明的决定！ ”然而，农场

经理袁清华却说 ： “我们不希

望大家把农场当成一种逃避

的场所 ， 也不要把它诗意化 ，

而是要把农场生活当成正常

的生活方式。 ”

文 高明 俞琳皓

很多城市近郊的生态农场一般面向附近的市民大众，生产并

售卖、配送有机蔬菜，同时在节假日举办和传统农耕文化相关的

亲子活动，乐田海湾农场的运营则不同于这一模式。 乐田不接待

散客，采取会员制和团队定制的方式，希望引导会员和消费者团

体尽可能将待在农场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乐田农场占地约 80 亩，把土地划分为办公室区、耕种区、池

塘区、林区和房车区。 其中，耕种区被分割为小块土地，招募租地

会员。 这类会员每年预付 5000 元，空闲时可来农场体验耕种，顺

便搭帐篷、烧烤、搞户外派对，也可以把土地托管给农场耕种。 另

一类会员是房车会员，购买房车并支付每年 15000 元的停车费和

管理费，可以在房车门口的一小块地上自己种植蔬菜，也可以像

第一类会员那样把地托管给农场耕作。 每个会员的土地会根据会

员的不同喜好种植不同的蔬菜，每当收获或配送时，很可能会出

现这样的状况：这位会员地上的某样蔬菜的产出太多了，而那位

会员突然想吃某种自己没种的蔬菜。 这时，会员之间就可以交换

菜品，互通有无。

会员可以在房车或自己搭的帐篷里住宿， 这使得会员之间

的交流多了起来，也使农场有了熟人社区的氛围。 疫情暴发前

的周末傍晚，总能看到农场营地炊烟袅袅，各家房车或帐篷门

前香气扑鼻，狗狗们追逐串门，会员们端着各自的拿手好菜一

起坐在投影幕布

前看电影。 经过采

访， 笔者才发现，

疫情期间的生活

实践并非突然出

现的尝试，疫情前

的摸索构成了静

态管理时期生活

实践的基础。

无论怎样都晒不黑的马师傅、陈阿姨夫妇是大家羡慕的

对象。他们今年春节后才从安徽老家来农场干活。马师傅说，

他和他爱人退休前在同一家水产养殖厂里工作。 退休后，他

在家闲来无事，“很想走出去看看”， 于是经人介绍来到了乐

田海湾农场。 由于夫妻俩原来从事的会计和水产养殖与生态

农耕相距甚远，他们也是边做边学。 马师傅认为自己不是农

民，而是“来这里学习新的农业知识的人”。 他对生态农业非

常感兴趣：“这里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回归了大自然。 种植蔬菜

的方式都是和我老家上世纪 70 年代时候的生产方式差不

多，没有化肥农药，很好吃，市场上买不到的。 ”

马师傅每天晚饭后都会默默搬把小椅子，陪大伟的孩子

一起看动画片，他经常表扬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和吃苦耐劳的

精神。 已经退休的他和陈阿姨不光有着他们那代人吃苦耐

劳、自食其力的精神，还有着继续学习新农业技术、体验新生

活方式的兴趣。 他们身上有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新鲜事物的

好奇心。 而当我们访谈“90后”实习生小钰和小米时，她们印

象最深的也是马师傅他们吃苦耐劳、从不抱怨辛苦的品质。

同为北方人的小米和小钰也都在今年春节后来到农场。

小米研究生时期学的是园艺，毕业后在其他行业干了一年半，

最后还是想做与自己本专业相关的生态农业。 小钰来农场的

契机是她在学习瑜伽、 中医和购买有机食品的过程中慢慢接

触到了生态农业领域，于是就报名来农场当了实习生。

小米和小钰都表示，这段时间累得四肢酸疼，但睡眠质量

非常好。 疫情前，她们主要负责微信宣传、来访接待以及配送打

包方面的工作，偶尔参与农耕。 疫情期间，她们也成为了主要劳

动力。小米和小钰都认为农业很踏实。什么是踏实？小米说：“农

业不是只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完成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小米希望在实习结束后继续做生态农业方面的工作，但

她父母希望她回老家工作、生活。 追求理想还是听从父母的

劝说？ 小米还在纠结。 但理想的模样对小米来说已经较为清

晰了，而小钰则还有更多的困惑。

小钰期待的理想生活是，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

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奋斗，但也需要保持一定的个人空间。 小

钰说，观察马师傅等人的劳动过程给予她一种踏实感。“如果

你拿照相机去拍那个场景，你就会联想到油画《拾穗者》传递

的那种状态。 每天活在当下，挺好的。 ”

小钰也希望自己能在农场的劳作中打磨出师傅们那样

的情绪状态，真正沉下心来：“所有的师傅都问过我，你年纪

轻轻的为什么要来种地， 你上大学不就是为了坐办公室吗？

我觉得要看每代人的经历吧，我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不想让自

己太浮躁。 这也是我为什么想投身农业的原因。 ”

经营农场也是经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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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劳作、共休憩的滋味

4 月初，农场经理袁清华、员工马师傅和陈阿姨、实习生小钰

和小米以及两个会员家庭共计 15人被封控在了农场。 房车会员

大伟和小莹一家五口从 3月 13日起就住到了农场， 没想一住就

是两个多月。

在农场的两个多月里，大伟、小莹一家办公和农业劳动两不

误，还和在农场的其他会员以及工作人员、实习生一起过起了大

伟口中“农村大家庭”式的生活。他们的孩子每天骑着自行车举着

“不干活没饭吃”的牌子到处“催工”，自己找乐子玩耍；而他们夫

妇俩每天还要参加线上会议。 他们从每天早上 9 点开始开会，一

直要开到傍晚 6点半。 由于同事们互相见不到面，很多事情就需

要反复开会、沟通确认，效率低了很多。从事物流仓储行业的大伟

每天还要在夜深时加班，专心写报告。 虽然辛苦，但他们觉得，线

上办公的模式为他们节省了以往每天 3 小时的往返通勤时间，他

们有了更多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在网络办公之余， 他们在工作日的傍晚和周末参与农场劳

动。按照老袁和大伟的话来说，留在农场的会员们都是好样的，大

家都有责任意识，都会主动多做一些。静态管理之初，需要在几天

之内把冬天未收割的菜清理干净，再抓紧时间翻地，抢春耕时间。

留守在农场的人都参与了劳动，每个人都累得腰酸背痛，到了晚

饭时间，宁可躺着也不想起来吃饭。 不过，大伟和小莹也谦虚地

说，他们其实每天主要还是在忙自己的网络会议，没参加太多农

活。农场对他们没有硬性要求，完全可以“摸鱼”。小朋友举着牌子

到处“监工”，引来大家更多的笑声和相互鼓励的干劲儿。

负责后勤和喂养鸡、鸭、猪的陈阿姨，每天都要做所有人的晚

饭。 无论是白天在房车里开会的还是在地里干活的，无论是会员

还是实习生，到了晚上都一起在食堂吃饭。每天的晚餐时间，是大

家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间，反思以往的生活方式，商量明天吃什

么。 很多时候，某位会员会“露一手”，制作家乡菜，承包某一天的

晚饭；实习生也会通过视频向妈妈学习面食的做法，给大家换换

口味，让陈阿姨也休息一下。

因下雨而不能干农活的周末，大家就在一起观看有关生态农

业、环境保护的电影，老袁给实习生做讲解，感兴趣的会员也一起

来听。又或者，大家会一起把摘下来吃不完的草莓做成草莓酱，将

挖出来的土豆炸成薯条，忙得不亦乐乎。大家都觉得，封控在农场

的日子里，大家相互帮助，加深了彼此的了解，重新感受到了大家

庭的氛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了。

同在探索生活的

“60 后”和“90 后”

D 在农场探索另一种生活方式？

从大四实习开始就从事乡村建设和生态农业， 如今刚步入

不惑之年的老袁， 早已习惯了每两天往返一次北面的家和南边

的农场，南北两头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他生活、工作的全部。大伟、

小莹一家以市区的本职工作为重心， 但农场时光为他们增加了

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使他们比其他同龄的年轻父母多了一些淡

定和从容。不服老的马师傅夫妇尝试在农场开启人生新阶段。实

习生小钰和小米则心怀理想， 直面当代年轻人共有的压力和不

确定性，在农场的实践中成长。男女老少，他们性格不一，过往经

历不同，所处的人生阶段也不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在农场探

索另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看上去未必很美———满身是

汗，灰头土脸，腰酸背痛，蚊虫环绕。对于已经习惯了清洁、便利、

快速都市生活的人们来说， 这可能是个需要鼓足勇气迈过去的

坎儿。但这种生活方式也蕴含了重构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自然

之间关系的可能性，这正是我们共同期盼的。

（本文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师、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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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的实习生和会员家庭一起参加劳动

■农场工作人员、实习生和会员们一起包

包子

■播种时节翻地忙 ■晚餐中有农场自己种的生态草莓和蔬菜


